
　理学博士，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环境科学博士后，１００８７１。

①相关议题学术界有一些初步探讨，如：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６ 年）对此曾有简单论

述，其主要依据《圣祖五幸江南全录》展示了扬州盐商为奉承清圣祖康熙帝南巡进行的一些物质准备，并分析南巡对于扬州盐

商在两淮地区商业地位提升的帮助，因作者探讨的重点是徽商群体，因此与南巡相关事迹的资料采集上相对较为简单，并没

有对南巡在扬州的具体情况及扬州城市在南巡中的景观变迁进行深入分析；梅尔清《清初扬州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以清代初期扬州文化为研究对象，在涉及到南巡与扬州景点的关系时，作者提出南巡影响了扬州城市的社会构成和

文化定位，盐商的地位在南巡中凸显出来，但南巡并不是其著作讨论的重点，因此仅对南巡与扬州城景观文化变迁之间的关

系仅作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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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历史文化研究

南巡、盐商与清代扬州城市景观的变迁

何　 峰

［摘　 要］　 康乾南巡期间，两淮盐商对扬州城市景观变迁产生重要影响并发挥积极作用。两淮

盐商是南巡差务经费的重要承担者，为南巡提供了重要的经济、物质支持。因迎銮需要，盐商不但在

行宫营建与修缮中积极出资出力，而且主动参与扬州城各类迎銮景观及建筑的营建与修缮。至乾隆

南巡期间，扬州城市景观发生显著变化，盐商修建的园亭遍布南巡沿经地区，也成为乾隆帝游赏扬州

景观的主要类别，扬州城的景观与文化营建活动达到极盛。盐商对南巡的贡献，得到了帝王的嘉赏，

盐商不仅巩固了其专商地位，而且社会、政治地位迅速提升；通过大批园林建筑的兴建与拓展，两淮盐

商成为影响清中叶扬州城市景观与文化的中坚力量。

［关键词］　 两淮盐商；康乾南巡；扬州；景观

两淮盐商多为徽州人，也称徽商，是清代活跃在扬州、淮安地区的主要商帮。两淮盐商的经费支

持是南巡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他们在扬州等地主动修建行宫、园林及各类游赏建筑，并蓄养戏班、

组织声色娱乐活动，以供帝王赏幸。本文通过对各类文献资料的深入考察，着重讨论南巡、盐商与扬

州城市及文化景观变迁的密切关系，揭示盐商通过赞助“南巡”这一重大政治活动，实现对扬州城市

景观的全面影响，同时完成自身经济、社会及政治地位的全面提升。①

一、两淮盐商是南巡差务经费的重要来源

两淮盐商为南巡差务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他们除了向两淮运库缴纳盐税之外，在南巡差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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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还专门捐有公项（即商捐公项），以供地方官员使用。南巡差务包括道路的勘查与修治、行宫及名

胜的修缮营建，各类迎銮事宜，各类交通生活物资的筹备等。这些事项在地方上主要由三类人负责，

即江浙二省督抚官员、织造盐政官员及商人群体。督抚官员是地方大员，负责南巡在地方上的各类

行政事务；织造和盐政官员，多出自内务府系统，与帝王关系较亲近，处理南巡之中与帝王生活相关

的各类事宜，成为南巡中与帝王关系最密切的群体；两淮盐政，有时由织造官兼任，掌握着南巡差务

经费的重要来源—两淮运库。

南巡公项经费，除藩库银外，两淮运库占有非常重要的比例。因为从盐商那里获取巨大的盐业

税收，两淮运库拥有较多的盈余款项。“向来盐政衙门，有赢余闲款银两，存留运库，为各项帮贴杂费

之用。昔年皇祖（康熙帝）巡幸，遇有赏赉及办差之需，多于此内动给”①；“此次随朕南巡人等，虽各

有帮银路费俸饷官马，但内地不比边外，诸物昂贵。著总理行营大臣等，将此次随从大臣、侍卫、官

员、拜唐阿及留在顺河集等处人员，如何加恩赏给之处，分别定议具奏。其赏银于两淮盐政库贮内动

用”②。南巡的各项支出，多在两淮运库中动用，因此盐政一官，就和督抚官员一样，成为南巡差务中

以奏疏的方式，经常就许多政府层面的差务，和帝王进行沟通的官员；地方督抚在很多事务上也需要

保持和盐政官员的协商。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 年）五月二十三日署两江总督尹继善、两淮盐政普福奏

言：“预备各处行宫及名胜之地……经臣尹继善节次奏明，兹臣尹继善查勘各处应修工程，臣普福在

镇江相会，将一应事宜又复面为商酌，分别缓急妥协料理，所需经费荷蒙恩旨于运库应解内府闲款银

两拨给十数万两。兹臣等公同商酌，查有应解内府生息余利银十二万九百六十两零，又吉安窝利银

五万二千三百二十九两零，以上共银十七万三千二百八十九两零，一切备办事宜，均请于此内动用，

统俟事竣另开清折奏报，所有遵旨拨动运库闲款银两，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③

此外，南巡差务公项方面，尚有商人专捐款项，称之为“商捐公项”：“兹当巡幸江南，地方官初次

承办大差，距皇祖南巡，已四十余年，旧章难于稽考，深虑其办理拮据，或至有累民力。今两淮商人踊

跃急公，捐输报效，地方官一应公务，俱于此取给，可信其无丝毫扰累闾阎。”④

南巡差务经费从两淮运库中动支，或使用商捐公项，这为盐商和盐政官员在南巡差务上的合作

提供了契机。两淮盐政、织造中不少人出自内务府，与帝王私交较好，因此成为帝王和盐商之间的中

间人。据《圣祖五幸江南全录》记载，康熙帝第五次南巡，自镇江至扬州二十里铺，江宁织造兼管盐院

曹寅带领扬州盐商项景元等叩请圣驾。这种合作的基础在于，商人捐款作为公项，盐政等地方官员

以此进行迎銮的各类营建，以达到奉承帝王的目的。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 年），盐政高恒奏称，“两淮

商人等，呈称世享升平，受恩优渥，明春恭遇省方盛典，行庆施惠，情愿公捐银一百万两以备赏赉等

语”，乾隆帝回复“明岁朕恭奉圣母安舆巡幸江浙，一应推恩锡赉，俱经各衙门照例动用正项豫备，第

该商等素称踊跃急公，今既抒诚吁恳，情词肫切，着于此内拨银三十万两，交与尹继善办理差务；即赏

给两淮二十万两为伊等修理行宫等项之需，酌留十万两以备赏赐；其余四十万两着解交河南巡抚胡

宝蠳，备充工程赈恤之用。该商等并着交部议叙，以示嘉奖”⑤。此次南巡，两淮盐商公项捐款即达一

百万两，乾隆帝全部接受。因有盐商作为经济支柱，历次南巡办差，盐政官员都力图超过前任办差官

员，“途次建设行宫，不过足供顿宿，原无事过于劳费。乃扬州所建行宫，从前吉庆为盐政时，其缮葺

已觉较华，而普福任内，必求争胜于吉庆。今闻高恒所办，则又意在驾普福而上之”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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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实录》卷 ３０８ 乾隆十三年二月丙寅，《清实录》第十三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年，第 ３５ 页。
《清高宗实录》卷 ３８２ 乾隆十六年二月乙亥，《清实录》第十四册，第 ２５ 页。
《钦定南巡盛典》卷 ８２《名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６５９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 年，第 ３０１ ３０２ 页。
《清高宗实录》卷 ３８２ 乾隆十六年二月丁丑，《清实录》第十四册，第 ２７ 页。
《清高宗实录》卷 ６４９ 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乙卯，《清实录》第十七册，第 ２６６ 页。
《清高宗实录》卷 ６３５ 乾隆二十六年四月丁亥，《清实录》第十七册，第 ８６ 页。



二、两淮盐商主动参与迎銮建筑与景观营建

在南巡迎銮中，两淮盐商与盐政官员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不仅在行宫营建与修缮中积极出

资出力，还主动参与扬州城各类迎銮景观及建筑的营建与修缮，以供帝王巡幸及游赏之需。

因明清朝代更替战争的破坏，清初扬州城许多名胜建筑都已毁坏。康熙帝首次南巡并没有驻跸

于扬州城内。直至康熙帝第三次南巡（１６９９ 年）后，两淮盐商于原停泊地城南宝塔湾营建高寺行

宫，及至乾隆南巡，在扬州城核心区域天宁寺营建行宫，扬州城才拥有了清帝南巡的固定驻跸场所。

康熙四十年（１７０１ 年），两淮商人开始在宝塔湾修建高寺行宫，“虽不与地方官吏，但工价不下

数千”①，推测此时两淮盐商应已经开始与盐政、织造等南巡接驾官员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方可在筹

办行宫这样的大事上成为主要力量。这是两淮盐商在南巡重要事务中第一次集体亮相，自此两淮盐

商可直接与帝王进行对话；此后南巡扬州接驾，盐商成为重要的群体。根据《圣祖五幸江南全录》的

记载，康熙帝五幸江南，御舟到三汊河，驻跸御花园行宫（高寺行宫），“众商加倍修理，添设铺陈古

玩精巧，龙颜大悦”，“初四日文武等位早朝，侍卫传旨令各盐商俱进行宫门赏给”，“传旨明日起銮，有

盐商并百姓耆老俱赴行宫跪留圣驾再住数天，随传旨再住一天”，“晚朝进宴演戏，其一切事宜，皆系

商总程维高料理”②，盐商料理整个御宴事宜，并且已经可以对帝王在扬州的行程时间施加影响，足

见盐商迎銮举措得到帝王认可，此后数次南巡，帝王在扬州城驻跸时间逐渐增长，大致与盐商提供的

各类声色娱乐活动不无关系。康熙帝为行宫赐名“高寺行宫”，有御制《高寺碑记》，称赞众盐商

的行为：茱萸湾者，乃维扬俗称宝塔湾也……朕三十八年奉皇太后銮舆偕行，晨昏侍养，视河既毕，勉

从舆请济江而南，周览吴会民生风俗，见茱萸湾塔岁久寝圮，朕欲颁内帑略为修葺，为皇太后祝厘，而

众商以被泽优渥，不待期会，踊跃赴工，庀材协力，惟恐或后，不日告竣。旧刹式廓鼎新，庄严弘敞，兼

以飞杰阁，凭高四眺，临大江通南北，因书额赐之曰高寺，勒文于石，垂示久远。③

高寺行宫建成之后，宝塔湾虽称有寺，但其寺功能并不完善，甚至没有主持之僧，操持高寺

行宫事宜的织造曹寅等人在当地延请高僧主持高寺④。因此高寺并不像苏州灵岩山、江宁栖霞

山行宫那样，行宫依名寺而建，而是寺因建行宫而逐渐完善，并开始在当地寺庙体系中享有一定的地

位，并为文人及普通百姓所熟知，大致可见帝王对驻跸地点的选择、盐商“踊跃赴公”的营建，对于扬

州部分名胜景观恢复与完善的意义。

因高寺行宫僻居城南，南巡从高邮至扬州城，往往先在邵伯镇及扬州城东北北高桥一带停歇，

乾隆帝第一次南巡则以小五台为进城前停泊之所。因扬州城成为重点驻跸之地，乾隆帝和盐商都有

意在扬州城的核心区域建造行宫以供驻跸，后于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 年）第二次南巡之前，择扬州天

宁寺建造行宫驻跸之所⑤。天宁寺地段，东近运河，南面紧邻因盐商靡集而发展起来的新城区，西北

近扬州城最有名的风景区—平山堂、保障湖（瘦西湖）一带，至 １７ 世纪末，已成为扬州城较为繁华的

地段。以城市核心区域为基址，修建扬州城第二座行宫，并延长南巡在扬州城的停留时间，大概可见

扬州城在南巡诸城市中地位的提升，以及盐政官员及盐商为迎銮所进行的景观与文化努力对清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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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江都县志》卷 １７《寺观》，清乾隆八年刊，光绪七年重刊本，第 １１ １２ 页。
佚名：《圣祖五幸江南全录》，汪康年辑，振绮堂丛书，清光绪宣统间。

乾隆《江都县志》卷 １７《寺观》，第 １０ １１ 页。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一辑，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１９７７ 年，第

９７ １００ 页。
《钦定南巡盛典》卷 ８４《名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６５９ 册，第 ３２５ 页。



的影响。

除行宫外，清代扬州的许多代表性景观都是盐商在南巡过程中所建。康熙帝曾为劝谕农桑，令

内廷供奉绘“耕织图”二十三幅①。扬州商民即在扬城草河北岸仿耕织图造“杏花村舍”，“竹篱茅"，

颇具野趣”，“艺嘉谷，树条桑，井陌蚕房，恍如图绘”，“视《豳风·七月》殆有加焉”②。扬州城御道原

来从香阜寺至天宁寺，需要走一段旱路。乾隆帝第二次南巡之前盐商新开河道，可直接通舟至天宁

寺，“既表敬公之心”，并借口“以工代赈，颇益贫民”，表示南巡景观营建的公益性，以让帝王有更好的

理由接受盐商的“敬公之心”。乾隆帝曾特地作诗记述这件事，表示认可，诗曰：“新河十里群商浚，敬

上贫听岂妨”③。尽管康熙帝和乾隆帝十二次南巡的时间跨度长达一个世纪，但每次南巡仅二到

四个月，而于每座行宫驻跸的时间一般只有几天。大多数行宫考虑到帝王下次南巡依然会再次使

用，一般都不作他用，处于闲置状态。长久的闲置必然会使建筑处于自然侵蚀当中，因此需要对行宫

进行维护，而维护最集中的时间即是在下次南巡之前的系统修缮。高晋升任两江总督后，即于乾隆

三十一年（１７６６ 年）就行宫修护事宜启奏，称虽然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 年）南巡曾一体修竣，但因此前各

座行宫修治时间不一，且江南地气潮湿多雨，难保“不无渗漏坍塌”，若不经常维护，恐怕将来所费更

多。因此向乾隆帝奏请每年修护维修的费用，其中扬州、金山的行宫及名胜由商人自行办理，苏州府

行宫由织造自行办理，其余江宁、苏州、徐州、淮安、常州、镇江等地行宫及名胜“每年看守各役工食等

项，并各处粘补修葺约须银二十余万两”，并建议从三十年南巡恩赏银（已存于江南司库）以及水利平

市银中动用。④ 大致可知两淮盐商则负责扬州城内及镇江金山片区南巡建筑的维护。尽管档案中缺

载乾隆帝的批复情况，但大致可知行宫日常维护耗费资金不低。

三、两淮盐商对扬州城景观和文化的全面影响

乾隆南巡期间，扬州城市景观发生显著变化，盐商修建的园亭遍布南巡沿经地区，也成为乾隆帝

游赏扬州景观的主要类别。以徽商为代表的各大园亭主人，纷纷拓展其园林，以帝王临幸其园亭作

为身份的象征。此外，各大盐商纷纷蓄养戏曲艺人，组建戏曲班子，以满足帝王游赏娱乐的需要。在

此过程中，扬州城的景观与文化营建活动达到极盛。

袁枚曾为《扬州画舫录》作序，序文写于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 年），描述扬州城的景观变迁：“记四

十年前，余游平山，从天宁门外，鮙舟而行，长河如绳，阔不过二丈许；旁少亭台，不过潴细流，草树

卉歙而已。自辛未岁天子南巡，官吏因商民子来之意，赋工属役，增荣饰观，侈而张之。水则汪洋然

回渊九折矣；山则峨峨然#约横斜矣；树则焚槎发等，桃海铺纷矣；苑落则鳞罗布列、?然阴闭而較然

阳开矣。猗欤休哉，其壮观异彩，顾、陆所不能画，班、扬所不能赋也。”⑤

扬州城的“文化史”以平山堂为核心，平山堂所在的蜀岗地区是扬州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四十年

前应为虚指，大概在乾隆帝第一次南巡（辛未岁）之前，当时平山堂、天宁寺一带，亭台非常少。然至

南巡之后，“其壮观异彩，顾、陆所不能画，班、扬所不能赋”，可见扬州城大多数景观营建主要集中在

乾隆时期。《扬州画舫录》载“自塔湾河道至馆驿前，南岸有洋子桥、文峰塔、智珠寺、福缘庵。北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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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衣庵、五里茶庵。河道纡折，南巡多由塔湾，船桥渡至北岸御道至安江门，故是地陆路多胜迹”①；

“乾隆辛未丁丑南巡，皆自崇家湾一站至香阜寺，由香阜寺一站至塔湾。其蜀冈三峰及黄、江、程、洪、

张、汪、周、王、闵、吴、徐、鲍、田、郑、巴、余、罗、尉诸园亭，或便道”②。这些园亭的主人，由姓氏可知，

绝大多数都来自徽州府，他们的园亭已经替代了明代之前的扬州景观，成为清代扬州代表性的景观。

江浙地区素来文化艺术生活较为丰富，至乾隆南巡时期达到极盛。《履园丛话》载“梨园演戏，高

宗南巡时为最盛，而两淮盐务中尤为绝出，例蓄花雅两部，以备演唱”③。以徽商为首的两淮盐商资

本雄厚，为迎接南巡，组织专门的戏曲班子。《扬州画舫录》记载乾隆年间，扬州城的盐商为南巡准备

大戏，专门在天宁寺搭建戏台，南巡结束后即拆除；后专建重宁寺，以备南巡戏曲演出，并蓄养各类戏

曲班底，为迎銮大戏作准备。“天宁寺本官商士民祝厘之地，殿上敬设经坛，殿前盖松棚为戏台，演仙

佛麟凤太平击壤之剧，谓之大戏，事竣拆卸。迨重宁寺构大戏台，遂移大戏于此。…昆腔之胜，始于

商人徐尚志征苏州名优为老徐班，而黄元德、张大安、汪启源、程谦德各有班，洪充实为大洪班，江广

达为德音班，复征花部为春台班，自是德音为内江班，春台为外江班，今内江班归洪箴远，外江班隶于

罗荣泰，此皆谓之内班，所以备演大戏也”④。因迎銮需要，扬州主要盐商都已建立自家的戏曲班子，

并形成品牌，各类戏曲门类逐渐形成清晰的风格，并且具有一定的区域特色。两淮盐商为迎銮而建

立的扬州曲艺文化不仅在江浙地区独领风骚，至乾隆末年，四大徽班进京，凸显了南巡及徽商所塑造

的扬州戏坛在整个国家举足轻重的地位。

帝王在扬州每次驻跸的时间不过几天，景观与曲艺活动的长期享用是生活在扬州的盐商。南巡

事件对于盐商及帝王是一个互惠的过程，帝王享受盐商创造的美景、文娱和礼物，甚至可以带进或引

进京城。然而盐商受惠更多，南巡的互动中，盐商的社会政治地位不断提高，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

扬州城建造了一批濡染着盐商印迹的建筑和园林，且大多数建筑园林都曾有帝王临幸，并以拥有帝

王所赠的题、联、额、诗等御书御笔及各类礼物为身份的象征。“徐赞侯，歙县人，业盐扬州，与程泽

弓、汪令闻齐名，家南河下街，与康山草堂比邻，有晴庄、墨耕学圃、交翠林诸胜。毁垣即与江氏康山

为一。南巡时，江氏借之为康山退园，故亦得以恭迓翠华，传为胜事，遂与北郊之水竹居并称矣”⑤。

徐赞侯并非是扬州最有地位的徽商，然而南巡过程中，他的园子有幸被总商江春借为“退园”，因此获

得帝王的临幸，自此即传为盛事，足见南巡期间帝王的临幸对园林景观及园主人身份的影响。扬州

重要盐商的园林，大多曾有帝王驻足，“净香园”是江春别业；“趣园”是黄履暹别业；水竹居，徐世业的

园子；莲性寺，原名法海寺，元至正年间僧修，康熙初年歙人程有容等重修；倚虹园，洪$治筑，乾隆帝

都曾多次题额、题联、题诗，或赠送藏香、西域香等礼物⑥。

清初，扬州城因为战乱，名胜古迹所剩无几。乾隆南巡期间，除复建部分历史古迹外，盐商的园

林覆盖了平山堂地区。乾隆帝在扬州游赏景观，其诗文内容并不像在苏州、杭州、江宁等城市，以名

胜古迹为主，虽也曾因平山堂追溯欧阳修的文化风流，但其诗文吟诵的主体更多是盐商通过其庞大

的经济实力兴建的各种精妙园林，以及为迎銮而建的各种建筑景观。

虽然长期的景观营建活动耗资巨大，对盐商的经济实力会有所损耗，但盐商对扬州城的彻底占

据却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完成的。盐商因为迎銮，逐渐增强了对扬州城景观和文化的控制。这种控

制，除城市物质景观外，也包括景观背后的各种参与力量，如参与艺术创造的雕工多来自徽州、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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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等府，以及在景观中提供娱乐活动的艺人的蓄养等等。

四、两淮盐商的南巡收益

南巡期间，两淮盐商的“踊跃急公”并非仅仅为了“急公”，这与明清盐业政策相关。盐商希望通

过南巡迎銮，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从而巩固其专营、专商地位，提升其政治与社会影响力。

“明万历四十五年，两淮盐法疏理道袁世振以积累引日多，乃师刘晏纲运遗意，创行‘纲法’”；清

承明制，“各省行盐，循用纲法，招商认窝领引办课，引从部发，谓之部引，岁由各运司具文请颁，于开

征时由商人按引纳课”①。王振忠对两淮盐商与南巡的关系有过研究，认为南巡期间，两淮盐商捐助

钱款数量巨大，因此“政府既受此巨贿，势必难以更换新商，于是‘引窝听商得自为业’”，较之晚明，清

代淮扬徽商专擅两淮盐利日益严重②。

事实上，乾隆帝历次南巡都在盐业政策上对两淮盐商有许多倾斜。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 年）谕令

“朕省方所至，广沛恩膏。前因两淮商众，踊跃急公，业已加恩优奖，更念其运纲输课，接济民食。恤

商斯足以惠民，特行再布殊恩，著将两淮纲盐食盐，于定额外，每引赏加一十斤，不在原定成本之

内”③，即每引直接赠送给两淮盐商十斤。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 年）南巡，再次有“每引加赏十斤，不在

原定成本之内，以二年为限”之谕④。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 年）南巡，“朕此次南巡所有两淮商众，承办

差务，皆能踊跃急公。宜沛特恩，以示奖励，其已加奉宸院卿衔之黄履暹、洪徵治、江春、吴禧祖，各加

一级。已加按察使衔之徐士业、汪立德、王勖，俱著加奉宸院卿衔。李志勋、汪秉德、毕本恕、汪焘，著

各加按察使衔。程徵蓕，著赏给六品职衔。程扬宗、程秌、吴山玉、汪长馨，俱著各加一级”，同时纲盐

依然“每引加赏十斤，不在原定成本之内，以二年为限”⑤。两淮盐商除了享受盐业政策的优惠之外，

且都加以各类官衔，且因南巡差务贡献之大小，两淮盐商的身份有了明显的等级之分。乾隆三十年

（１７６５ 年）南巡，两淮盐商照二十七年职衔，再次各加一级⑥；四十九年（１７８４ 年）南巡，两淮盐商“未

完提引余利银一百六十三万二千七百七十四两零，著加恩全行豁免”⑦。由此，两淮盐商在南巡办差

的过程中，获取了更多盐业政策上的优惠。乾隆南巡赏赐各主要盐商官衔，有利于两淮盐商社会身

份和政治地位的提高，虽然是荣誉职衔，但却在与盐政及其他往来官员的交往中拥有平等对话的权

力，在地方政治舞台上，两淮盐商逐渐拥有一席之地。

乾隆帝对两淮盐商的赏赐和政策倾斜势必会让两淮盐商的经济实力得到增强，而其他地方的商

人，也积极参与南巡事务，乾隆帝对他们也有赏赐，但远不及两淮盐商。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 年），赏

赐两淮盐商之后，对浙商也给予盐引优惠，“浙商亦有承办差务，巡省所至宜一体加恩，以敷庆泽。著

将嘉、松、宁、绍等所，运销引盐，每引各加五斤，以一年为限，俾民食足而商力纾，称朕恤商爱民至

意”⑧。浙商所加盐引及优惠时间都不及两淮盐商，应与商人在南巡差务中的付出直接相关，大概可

以反映南巡影响下的江浙二省各商帮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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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两淮盐商是南巡差务经费的重要来源，除了向两淮运库缴纳大量盐税之外，盐商们专门捐有公

项经费，以供南巡差务使用；此外，盐商们为了迎銮，主动在扬州等主要南巡城市进行了大规模景观

与文化营建，成为南巡差务中非常活跃的角色。通过这些举措，两淮盐商拉近了与帝王的距离，并逐

渐可以影响帝王南巡在扬州城逗留的时间。这些举动得到了帝王的嘉奖，两淮盐商因此享受到更多

盐业政策倾斜所带来的实惠，进一步巩固了其专商地位；同时，南巡的过程是两淮盐商政治社会地位

逐渐上升的过程，在乾隆南巡时期两淮盐商的社会影响力达到极盛。

伴随着南巡的进程，扬州城从清初的荒芜及国家的疏离，发展成为南巡力量及国家力量对江浙

地区景观影响最集中的代表。扬州在南巡城市体系中地位逐渐上升，这种上升与扬州以“盐业”为核

心的社会经济功能，以及盐政官员与两淮盐商通过南巡迎銮与政府之间逐渐亲密的关系有关。在这

个过程中，扬州城完成了自身景观变迁的历史，城市文化景观在这个过程中全面复兴、达到鼎盛。除

了帝王行宫及各类游赏建筑之外，“盐商”影响下的园林景观覆盖了扬州城的主要风景区，并由于帝

王的临幸，作为园林主人及景观建造者的盐商得到文化身份的彰显，而这种发展的结果也成就了清

中叶两淮盐商对该城市景观文化的绝对控制。

（责任编辑：蔡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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